
经过近两年的环境改造提升，北京大学燕南园这一金名
片被重新擦亮。近日，北大多部门联合推进的燕南园环境整
治提升工程——“北京大学燕南园”项目从亚太地区48个项
目中脱颖而出，获202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文化遗产
保护优秀奖，被誉为“重视集体记忆，传承了辉煌的学术历史
和精神遗产，是文化遗产保护与地方发展的成功结合”。

20世纪20年代建成的燕南园，位于北大校园南部。这
里乍看起来不过是一座普通的园子，苍松翠柏间疏疏落落分
布着17幢屋舍，一律青砖灰瓦，朴实无华。然而几代学术大
家曾居住于此，比如历史学家洪业、向达、翦伯赞，数学家江
泽涵，物理学家周培源、饶毓泰、褚圣麟，经济学家马寅初、陈
岱孙，哲学家冯友兰、汤用彤、冯定，化学家张龙翔、黄子卿，
语言学家王力、林焘，美学家朱光潜，生物学家沈同，文学家
林庚，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社会学家吴文藻和文学家冰心
（谢婉莹）夫妇……这座园子容纳了他们的琴棋书画诗酒歌，
还有柴米油盐酱醋茶。从燕大到北大，从风雨如晦的旧中国
到急遽变迁的新时代，园子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注解了
多少时代洪流与人间烟火。

春去秋来，草木依旧，故人安在？惟有“先生之德”，如山
高水长，一直激励后人。

北大燕南园：草木故园，重焕新生
本报驻京记者 彭丹

东、西、南三面虎皮墙隔绝喧嚣，

被围在其中的北大燕南园格外静谧，

朴素如初，时间在这里仿佛流逝得格

外缓慢。

走进燕南园的西南入口，南侧虎

皮墙面上晃动着参差树影，像风吹动

的皮影戏。

虎皮墙由外皮泛黄的石头砌成，

在北京西郊皇家园林和旗营建筑中广

泛使用。据“燕南园历史地段景观保

护与展示”规划团队介绍，燕南园的虎

皮墙样式极为奇特，在黄石之间以白

灰勾缝以突出石材面，形成“灰带子”，

并且不像传统虎皮墙具有典型的锐角

棱，而是近乎直角。此制与故宫、圆明

园、健锐营各处虎皮墙均不同，是参照

中式园林景观的创新之作，别具风格。

绕墙步入园中，旧路面已被整修，

纵横交错地将17栋屋舍相互联通，使

其独而不孤。

墙与路就如古建筑的四梁八柱，

支撑起整座燕南园的框架格局。又如

一面巨大的书橱和分隔其间的书架，

庋藏着燕南园近百年来的故事。

燕南园的历史要追溯到燕京大学

时期。1919年，司徒雷登主持建立燕

京大学，开启了燕园建设的序幕。

1920年，他筹资从军阀陈树藩手中购

入最初为圆明园附园的淑春园和最初

由明代书法家米万钟所建的勺园故

址，在此基址上建造了如今为人所熟

知的燕园。1926年，新校园启用。

上世纪20年代，美国建筑设计师

亨利 ·墨菲规划设计了燕南园51号至

66号建筑（后加建了50号），当时主要

用作教师住宅。住宅中有自成一体的

西式小楼，也有矮墙环绕的中式小

院。这些住宅的建筑材料除了泥石砖

瓦取自本地，绝大部分从国外运来，门

窗使用红松，房间里铺设地板，屋角

设有壁炉，地下室还有供暖的锅炉

房。其中，中式建筑注重本地工艺，细

节上有很多中国特色，如门楣上有精

工雕镂的砖石和仿造中国建筑样式的

窗格，砖雕的花卉草木至今依然栩栩

如生。

起初居住在燕南园的多为外籍教

师，也有一些中国教授，如历史学家洪

业，社会学家吴文藻与文学家冰心夫

妇等。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

燕大的部分院系并入北京大学，北大

的许多名师迁入燕南园，小小的园子

成了明达智慧、笃学求真的思想空间，

是北大的一块“精神高地”。

2022年，为加强燕南园的规划、

保护、传承和利用，受北京大学房地

产管理部委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

院、北大国土空间规划设计研究院文

化遗产保护研究所启动“燕南园历史

地段景观保护与展示”规划设计工

作。在规划设计方案基础上，北大房

地产管理部、总务部、校园服务中心、

动力中心、会议中心、燕园街道办事

处、保卫部等部门合作落实了方案，历

时8个月实现了园内遗产保护与场地

提升的协同并进。

东西侧虎皮墙得到了保护性修复，

坍塌部分被重新建好，虎皮色墙面又衬

托起满园苍翠；在南北入口设置路桩，

执行车辆禁行措施，打造无车园区；环

卫设施、堆积的杂物被清理，师生普遍

认为影响风貌的公共厕所被迁移；竹丛

代替了杂乱的篱笆围挡，让空间围而不

挡，既开阔视野，也恢复燕南园原本的

开放空间；恢复园内古朴的门牌样式，

增加文化解说牌、指引牌，延续园中的

历史文脉……在时间中逐渐老去的燕南

园在“绣花针”般的改造下一点点被重

新擦亮。

外表焕然，内核不移。燕南园项目

团队在保护与改造、旧与新、文化与工

程、历史价值与情感价值的平衡中细细

探求，他们坚持“最小干预”原则，“让园

子自己说话”。

“有些校友在提建议方案的时候会

想着做一些艺术性的表达，比如在燕南

园的草坪上建造一座现代雕塑，建议被

项目组谨慎否决了。我们在规划时谨遵

‘最小干预’原则，尽力维护其历史原貌

和生态环境，做到了极度克制。”“燕南

园历史地段景观保护与展示”规划设计

方案负责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长

聘副教授张剑葳说，这一点也得到了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文化遗产保护奖项

评委的高度肯定。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副教

授李迪华率领的团队对此次燕南园环境

整治提升工程的景观方案进行论证，设

计了主干道路。李迪华偶然留意到，园

内东侧水泥路部分破损的路面下露出了

大小和颜色都参差不齐的石子，直径从

1厘米至5厘米不等。带着对这一发现

的好奇，他和燕园公益营建社的黄可同

学去北大档案馆翻阅资料，发现档案馆

保存的照片上：1947年前燕园的道路

都是沙石路；1948年一张“三反运

动”的学生游行照片中，出现了硬化特

征鲜明的水泥路。李迪华等几经辗转，

寻访到了九旬高龄的燕京大学老校友，

得知燕园在日据期间被严重毁坏。抗战

胜利后，北归的燕大师生修好日本人在

校园里留下的三辆丰田卡车，从当时的

西郊机场附近旱河运来石子，修建了燕

园中最早的水泥路。燕南园保存下来的

水泥路——燕京大学校友们称之为“洋

灰路”（属于“脱浆彩石混凝土”工

艺），是其中的一部分。室外水泥路的

使用寿命一般为30至50年，燕园中的

这些“洋灰路”已经75年了，大部分

仍然能够正常使用。

为了保护这条历史道路，李迪华请

教了水泥研究专家，找来专门修复历史

路面的施工团队。少量路面做了修复；

更多的洋灰路面要先做保护性拆除，清

理古石上的水泥部分，然后将古石融入

新的水泥，并添加原洋灰调色，既使老的

材料得到循环利用，又借此将历史道路

的价值凝固到更新后的路面中。这比铺

设新路可费时费力多了，但施工工人一

丝不苟，心怀对文化的敬意：“把旧路面

的古石融到新路面里去，精神就流传下

去了。为此我们辛苦点也是值得的。”

围墙小径说故事
迈上燕南园西北角的大长坡，两

尊花神庙碑映入眼帘，上面刻有“汇总

万春之庙”，以供祈祷花神之用，是乾

隆年间所建。

在此次的提升改造工程中，燕南

园项目组将碑座掏蚀部分补夯加固，

四周光秃秃的地表种植了小草，石碑

的临时围挡被撤去，方便往来师生近

观远望。北大保卫部还加装了摄像

头，防止石碑遭人损坏。

两座花神庙碑缘何出现在校园

里？各界对此说法不一，根据圆明园

有关文物管理部门说法，这是出自圆

明园的文物，后流散到燕京大学内；另

有学者认为，这两座碑原本立于未名

湖南岸的慈济寺，俗称“花神庙”，后来

庙宇毁于大火，石碑却幸存下来，燕大

时期被移到如今的位置。

细想起来，矗立于此的花神庙碑

仿佛命运的神来之笔，园中的大师学

者苦心培育人才，桃李满天下，不恰似

辛苦耕耘的花匠园丁吗？

曾居住于燕南园的学者或其家人

们，也大多有莳花弄草的雅好，各家房

前种植着玫瑰、丁香、藤萝、玉簪……

花木使主人“幽窗开卷，字俱碧鲜”，主

人也以花木寄情、言志，渐渐地，人与

园子物我两融。

花神庙碑附近坐落着燕南园66

号楼，吴文藻和冰心夫妇曾居住于

此。冰心在庭院种下许多丁香，一楼客

厅堆放了许多报纸和学术刊物，供来访

者阅览，号称燕大的开放期刊阅读室。

仲春时节，丁香花开如轻盈、明亮的雾，

师生们看书之时，幽香潜入室内，花影已

落满前窗。上世纪70年代，著名美学家

朱光潜又住进这栋小楼。北大新闻与传

播学院副教授周忆军曾回忆，一次与同

伴途经燕南园，见一位老人静坐在青石

板上，看他们走近，拄起拐杖绕到矮墙后

面，隔墙递过一枝盛开的花朵。过了许

久，他才知道这位老人正是美学大师朱

光潜，他把花朵夹进了朱先生的《西方美

学史》里。

如今，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

成了66号楼的新主人。走进一楼雅致

的大厅，只见正前方悬挂着“冰心故居”

的牌匾，两边墙壁也挂上了冰心、朱光潜

等人的历史照片，前辈的音容笑貌宛在

眼前。楼里的研究者依然遵循前辈之精

神，不断打破学科的边界，在智识碰撞中

探索古今寰宇。

顺着燕南园东部小径走到东南角，

一座中式小院豁然得见，两尊石狮守护

着小小院门，门楣上挂着一幅黄底绿字

木匾“冯友兰故居”。这里是燕南园57

号。1952年，冯友兰从清华大学调入

北京大学，住进燕南园。开始他住在

54号一楼。1956年冬季的一天，北大

党委书记、副校长江隆基到冯友兰家拜

访，看到冯友兰住房狭小，就主动提出

将自己居住的57号和54号对换，几番

推辞过后，冯友兰于次年1月迁到57

号，并终老于此。

“庭中有三松，抚而盘桓，较渊明

多二其焉”——因为院内的三棵松树，

冯老将这里命名为“三松堂”。松树栉

风沐雨，却始终苍劲挺拔，根基深固；

在汹涌的时代潮流中曾被动摇根基、失

去自我的冯老在这座小院内重新下定决

心，“只写我自己……不再依傍他人”，

以对“旧邦新命”的自觉，在85岁高

龄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又以“修

辞立其诚”的勇气，在“耳目丧其聪

明，为书几不成字”的年纪，口述完成

30万字的回忆录《三松堂自序》，重回

“斩名缰，破利锁，俯仰无愧怍，海阔

天空我自飞”的自由境界。

2019年，在冯友兰先生诞辰124周

年之际，冯友兰故居正式对外开放。修

葺整饬后的院子，青砖铺地，花草繁盛，

三棵松树的整体景观得以恢复，小院一

如往日浓荫匝地。

再看冯友兰搬离的54号楼，这里最

早是史学巨擘洪业的故居，外面园中有

一个亭子，亭前栽了两棵藤萝，每年5月

藤萝花盛开时，洪业总要请一些文朋诗

友来开藤萝花会，饮酒做诗；燕南园56

号则住着中国力学界泰斗周培源，这位

理工科大师性情浪漫，尤爱种花，56号

门前繁樱如雪，任人观赏，人称“周家花

园”；燕南园62号，林庚先生的屋外立着

一竿竿绿竹，月季、玉簪摇曳其间，或许

是境有所触，他在这里写下《说“木

叶”》……

大师已远去，这里的一草一木却仍

可触摸。保护自然生态是此次燕南园环

境整治提升工程的重点。燕南园项目组

咨询了北大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顾红雅、

吕植等动植物专家，综合北京大学绿色

生命协会等社团的意见，为园中的生态

保护对象制定科学有效的保护方案。现

在，燕南园内动植物情况由北京大学自

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师生和北大

绿协历届学生会员监测和巡护。他们将

园子内的古树精心保护起来，并一对一

挂上了标牌，扫描牌子上的二维码，你

不仅能知古树其名，还能知其所以名。

花木寄情寻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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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意义上，燕南园是整个燕园

的缩影，师生的精神在这里交汇。

“燕南园是师生集体共建的社

区，充分体现了公共参与的精神。”早

在规划之初，燕南园便形成了校方筹

资、建筑师规划、校内各相关部门共

同参与的“三方共建模式”，燕南园建

筑设计并非建筑师的一言堂，而是充

分吸收了教师、学生、校友的多方诉

求和偏好。

与之相呼应，燕南园项目鼓励包

括北大师生、校友在内的多元人群积

极建言，不同学科、不同院系、社团的

师生纷纷参与其中，学校多个部门为

项目的策划和落地实施予以保障。众

人的热切关怀和群策群力熔铸起燕南

园的新生。

当燕南园项目组向北大师生和校

友发起问卷调查和访谈，咨询他们对

燕南园保护与改造的意见时，回复之

热情甚至让项目组感到有些意外。八

零级校友邱明斤先生特意来信表达对

燕南园深厚持久的感情，并提出“在燕

南园改造中应遵循修旧如旧的底线原

则”，希望既保存原有总体风貌，又呈

现燕南园的历史。

“高校师生普遍关心校园文化和

公共事业，又有参与公共讨论和意见

表达的习惯，公众参与对于校园遗产

的改造至关重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北

京）主任助理李光涵博士表示。

不过，要平衡“众声喧哗”的意见，有

时也会让项目组“头疼”。这不是简单的

“二选一”，也不是“各取0.5”，需要仔细

研判，也要大胆创新。

有师生提议燕园里的路灯太暗，能

否增设照明灯？其实，夜晚的燕南园有

许多小动物出没，如果路灯打得特别明

亮，就会干扰到这些小动物的作息。北

大为保护这块珍贵的校园生态区，设立

了包括燕南园在内的国内首个校园自然

保护小区。“在回应师生现实需求和保

护生态之间如何平衡、如何选择，这需要

我们仔细考量。”张剑葳说。吕植在项目

组举办的专家咨询会上强调：“路灯需要

控制亮度，不要往树上打，得往下边打，

让树上的鸟类安睡。”最终的方案是：增

加弯月形的地灯，入夜时像月亮一样散

发柔光，既不打扰动物，也能让人漫步皎

洁之中。

还有人提出，燕南园“能否增开一些

小路？这样可以深入灌丛，拍照也好

看”。可如此一来会增加地面硬化面积，

会影响蚯蚓之类的小动物“过马路”。平

衡再三，项目组决定尽量不开辟新道路。

如何维修部分破损严重、雨天易积

水的原有道路？北大材料科学与工程学

院教授王习东团队自主研发的抗冻生态

透水砖跃入项目组的视野。它被用来铺

设除燕京大学时期洋灰路以外的其他燕

南园主体道路，既使道路不再积水，又改

善了表层土壤生态环境，减少了对小动

物活动的影响。在生态透水砖铺设的主

体道路与燕京大学时期的洋灰路的交汇

处，燕南园项目组立了一块“燕南园道

路”标志牌，宛如时光流转的标记，当下

与历史在此遇见。

多元参与中，燕南园的未来也被细

细勾勒。

如何利用燕南园内的闲置空间？北

大师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能否建造一

座咖啡馆？”“能否陈列展览？”……综合

这些意见，“燕南园历史地段景观保护与

展示”规划团队对燕南园建筑内部的改

造给出了开放式建议，“一座座建筑，可

能复原成和老照片一模一样的展示空

间，可能规划给新单位用作办公场所，还

可能改建出会议室、小班教室供全校师

生预约使用。”张剑葳介绍，他们希望那

些申请使用燕南园屋舍的单位，不但要

筹款对建筑加以保护，还要在一楼保留

展览空间，阐释小楼的历史。

李迪华期待，人们走入园子里，看到

这座“活的博物馆”，会追问和探究建筑

背后的故事，在这方空间里感受到人文

的力量。

燕南园项目也为一般的校园遗产改

造贡献了“北大经验”。“我们把这个项目

当作遗产教育，而非普通工程来做。”张

剑葳说，“校园这样一个公共空间，与师

生群体有着紧密的关联和持续的互动，

校园遗产的改造既需要专业素养，又要

发挥社区精神，让多元人群和不同身份

的人参与到遗产共建中。”

让多元人群参与共建

▲燕南园61号，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曾居住于此。

▲燕南园环境整治提升工程过后，燕南园内一景。 （资料照片，均北大燕南园项目组供图）

▲燕南园55号，哲学家冯定，经济学家、教育家陈岱孙曾居住于此。

▲燕南园西南入口处的虎皮墙。 ▲燕南园内新增设的地灯。


